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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053新竹縣客家獅口述訪談-田仁勳談新竹縣各地客家獅團的印象

曾吉賢：所以你出生的時候是幾年？昭和幾年？
田仁勳：我九歲的時候打拳，後來十幾歲的時候通通散掉
曾吉賢：你九歲的時候光復了沒有？
田仁勳：光復啦
曾吉賢：那是26年次還是
曾吉賢：27年次？
田仁勳：25年次
曾吉賢：那你屬鼠，老鼠
張健銨：老師會算
田仁勳：老鼠，84了
曾吉賢：大我爸爸2歲、大我媽媽1歲
田仁勳：我今年84了
曾吉賢：那你九歲印象小時候
田仁勳：部份知道啦，打拳也知道，現在是沒有搞了，我九歲也是打拳
曾吉賢：就是想問他們日本時代怎麼教打拳的
田仁勳：日本時代不敢，不敢打
曾吉賢：不能教
田仁勳：有學，在老家
范邦雄：偷偷的教啦，不能光明，像現在這樣，光明這樣教不行
張健銨：在家裡，我說，電燈不能太亮
田仁勳：以前日本，你點那個火光，是不行的，要點那個油、油燈
張健銨：瓦斯燈還不能點耶。
曾吉賢：那個時候就是戰爭了嘛？美軍會來轟炸，美國的飛機會來轟炸，你那個時候小孩的時候？
田仁勳：我知道啊，來竹東，丟砲彈，我知道啊，九歲，日本差不多三年，上學要上三年
張健銨：台灣光復的時候我一兩歲而已
田仁勳：美國來的飛機我看過，兩漿的，轟！，我書包包了要讀書，我阿公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
張健銨：以前那個（曾吉賢：空襲）雙股的，（范邦雄：以前的飛機兩層的），哪個叫做什麼，兩隻肚子的，以前那個是最厲害的飛機耶。
曾吉賢：那時候就住芎林嗎？那時候就住這邊了？
范、張健銨：不是，那時候住山裡
田仁勳：我住山裡面，這是後來，這沒有好幾年啊。（張健銨：他住在：倒別牛：裡面）住在老家，老家好多人，有一百多個人。有工廠了之後，通通進工廠，山裡面不要了，各人後來買房子各人住。
曾吉賢：你印象當中，光復後最多客家獅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張健銨：光復後最多客家獅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田仁勳：好多年了，我當時還沒搬出來，還有在玩，差不多到二十多歲就沒有玩了。二十多歲時，工廠來了之後，我們進工廠，飛利浦、台元，我台元我也做過、飛利浦也做過。
李依柔：那你十多歲時有多少人在學？
田仁勳：十三歲還是十二歲的時候通通在學
范邦雄：他十二、三歲的時候很喜歡了，就正在打了。那時剛好光復後了。
田仁勳：那時還在老家
李依柔：那個時候有幾個人在學？
張健銨：幾十個，他家族裡有幾十個。
田仁勳：那時……
李依柔：最多的時候
田仁勳：日本差不多三年，光復後是五年，我是九歲會打。
曾吉賢：那時候芎林有幾個團？
張健銨：芎林那時有幾團？
田仁勳：芎林就我田屋和鄭屋，就二家，就二處，其他沒有
曾吉賢：田屋跟鄭屋？
張健銨：我張屋的是打鄭家的，鄭家出名的
田仁勳：張家的是後來的
曾吉賢：那還一個黃屋
范邦雄：後來的
張健銨：黃屋是最後才加入的，那後來鄭述棟才去教他們
李依柔：所以黃屋在日本時代是沒有的？
張健銨：沒有，日本時代黃屋沒有吧
范邦雄：沒有
田仁勳：日本時代不是說像現在，街上不能講，我們山上好寬的房子
曾吉賢：曾屋有嗎？
張健銨：曾？
曾吉賢：我的那個曾？
張健銨：沒有
曾吉賢：所以就四個，後來光復就四個
張健銨：四個
曾吉賢：鄭屋、田屋、黃屋、張屋，四個
張健銨：芎林四條獅
范邦雄：那是後來，以前還沒光復的時候，只是田屋和鄭屋啊
曾吉賢：那你印像竹東呢？竹東有沒有？
田仁勳：竹東也是人家，以前打獅人家請過去的，竹東沒有學這個啦
張健銨：竹東沒有聽到有客家獅
田仁勳：沒那麼大
范邦雄：有喔，他沒像我們有全棚獅，沒做我們那麼大棚，我知啊，我這有一個姓范的他會拿獅頭，他們全部不會打拳啊，就只會打獅而已
田仁勳：不會打拳
曾吉賢：北埔呢？
范邦雄：北埔有喔
田仁勳：有有，我阿伯過北埔去教一班姓彭，彭屋的
張健銨：有，那個以前要山上才比較有
范邦雄：姓彭啦
田仁勳：那邊的過世很多人了，我清伯教一班
范邦雄：是啊，我知道的北埔就有二班
田仁勳：過世很多人了
張健銨：那就老了啊
田仁勳：我清伯教那班就姓彭的，彭屋的，就剛才講的，被他打到一手，最後不知道有過世嗎
曾吉賢：所以北埔就是彭屋，北埔有一班
范邦雄：姓彭的，北埔有二班
李依柔：另外一班是？
曾吉賢：姓什麼？
范邦雄：那姓什麼我不曉得，我就是知道有二團（後續田調到，是姓林），他有一次北埔“打中午”，“打中午“你聽得懂嗎？（曾吉賢：嗯）像寶山那打中午，他是下午四點多開始，給人家吃，抬那個神轎的，拜拜的，還有你說那個打拳的，打獅的，全部都會在那裡吃飯，那北埔。我跑回來看，我看他的耙頭、刀子，全部生銹，像掛著都生銹，我說：出門怎麼不清潔，清亮一點，磨亮一點，全部生銹，插在一起
張健銨：這樣那有像
范邦雄：對啊，二班都這樣耶，那獅頭沒有很大個耶，我看回來，我記得有和你說過
曾吉賢：峨眉有嗎？
范邦雄：峨眉沒有
張健銨：沒聽到有，寶山有
曾吉賢：寶山有
張健銨：寶山那個姓江，以前姓江的，還有姓陳的
曾吉賢：江
張健銨：三點水的江，江屋和陳屋
田仁勳：寶山有喔？
張健銨：寶山有
曾吉賢：關西？
田仁勳：關西不曾碰過
范邦雄：不知道
張健銨：關西我就不知道了
曾吉賢：新埔？
范邦雄：新埔有喔，喔，不是，石光有啦
張健銨：新埔有蔡順耶，新埔蔡順那時候，還有一個張見皮(外號，樹木用手切三下，樹皮就脫落)，蔡順他三個兒子，蔡順那時候有，新埔姓蔡的
田仁勳：他們也散光光了，有的搬到湖口去住，搬到後庄去住
范邦雄：早就散光了
田仁勳：那個不知道還在嗎？接骨那個？
張健銨：那邊，要上龍潭那邊，要往照門那三叉路那邊，蔡順的兒子還有在那開國術館(巨埔里)
田仁勳：那個姓張的和他學是嗎？
張健銨：張忠正？理頭髮的嗎？(文昌廟旁的理髮，惠安國術館)
田仁勳：對
張健銨：那是他和黃金蓮學(新埔鎮太平里人)的
※張健銨：張忠正(武術和鄭述棟學80多歲)？鄭屋的他很理解
田仁勳：對啊，理頭髮那個    
范邦雄：喔，那個叫張忠正
田仁勳：黃金蓮，不知道還在嗎
張健銨：那可能已經不在了吧
田仁勳：也很多歲了，以前三兄弟啊，他有學接骨，以前我清伯沒學接骨，怎麼樣打到他知道，那個沙坑那邊有一個姓余，姓余的老先生，我去，我去問他，我被車子刮到，在中壢住(可能是蔡順的孫子)，不會好，那個姓蔡的，不知道是一星期來竹東二次，他一回去我剛好到，後來我又騎車去他那邊，沙坑那有大刀、獅頭。我看到問說，師傅你怎麼有大刀、獅頭？他就問我那裡來的？我說我芎林，他問姓什麼，我說姓田，他就說那個田青你認識嗎，我就說，那是我伯父啊，怎麼不認識。他說他（田青）以前和我結拜耶，我們一起學的，他說他沒學藥路，我有學藥路。他兒子在竹東開，竹東以前放車哪邊，以前選舉那個對面（竹信，大停車場，平面水泥），買一間房子，在那開
張健銨：開國術館
田仁勳：開國術館(姓余的那一家)，還有收驚，那去裡路小小條，往山上，轉到對向去，那時我比較年輕，我敢騎車，路也一點寬而已，我騎著上去，崗頂上，以前老路？
曾吉賢：田屋有走新年嗎？ 
張健銨：走新年，以前你們有走新年嗎？
范邦雄：沒有
張健銨：以前你們沒走新年？
田仁勳：沒有，走新年沒有
張健銨：以前走春，那個是他們比較早，那個時候還很亂
曾吉賢：後來也沒有？光復後也沒有？
范邦雄：也是沒有
田仁勳：沒有走新年，我們這邊沒有
張健銨：他們比較早
曾吉賢：可是鄭屋那邊，跟張屋有，你有印象嗎？
范邦雄：黃屋有，黃屋有喔，他也是走一、二次就沒有走了
田仁勳：走新年不要，人家會反感，說又來了
范邦雄：有人很高興，有人很討厭，這個不一定
田仁勳：有人看都不要看喔
范邦雄：要看人啦
田仁勳：我們以前打獅，是人家請去的，像以前竹東打，我小小的，也是過去
曾吉賢：去竹東？
張健銨：人家請的，人家有邀請的才有出門
田仁勳：去竹東，國小的時候，人家邀去打給人家看，好像二天，去二天
曾吉賢：有比賽嗎？
田仁勳：竹東那個沒有比賽，那是人家請的，芎林的有啦，芎林就有比賽，和姓鄭，二邊有比賽
張健銨：姓鄭的和田屋，那是我們，姓鄭的是我們去（支援的），跳桌那些，做猴子，全部是我這裡的
曾吉賢：所以田屋和鄭屋有比賽？
田仁勳：有有有，二班有比賽
曾吉賢：你有比過嗎？
田仁勳：我有出去打一次，我去打一次拳，那就是光復後，比賽時我有出去打全棚獅，那就十幾歲而已，五年級還四年級
曾吉賢：怎麼比？
田仁勳：就打怎麼樣的，打越好，人越多圍起來看，你沒有人圍起來看，自己就要閃了啊，打不好，沒有人要看啊，大部份客家人打的，打拳啊，差不多一樣啊，像姓鄭的，和我們田姓的差不多一樣
曾吉賢：比賽是誰辦的？
田仁勳：誰辦的我不知道，老人家叫去的
范邦雄：那時候還小，也不知道
張健銨：那個時候，像蔣中正，以前連任那些，我們全部也是有打，鄉公所那些會邀請我們去
田仁勳：那可能不是人家辦的，自己願意，就去那個（比賽），那觀眾要賞錢也可以，紅包啦
范邦雄：以前有運動會、廟會才會出來表演
曾吉賢：你們一開始在討論，是討論全棚獅是在討論什麼？開始的時候，全棚獅，還是撐獅
范邦雄：他這是這樣的，這個比賽，他大部份是運動會才會出來，他是要表演給你看，像你鄭屋，他田屋，你願意出來，你倆個人碰到，你倆個人打，在那裡打，表演給人家看，看誰比較強就這樣，平常像過了年的時候，到初五以後（張健銨：就沒有了），就沒有人要做了，到初十五過後，那表演又會給人家丟錢，在那裡做，那時候沒有打全棚獅，那是專門獅子和大臉小臉在那裡玩，給人家丟錢
田仁勳：他這樣出來，過新年的，沒猴子沒大面，就獅頭撐一撐，撐沒一下子就好了
張健銨：以前跑新年就跑初一至初五
范邦雄：那像現在那個過年和人家拜年的，他們那有那東西（指大小面）
田仁勳：拜年的沒有一樣
范邦雄：他們沒有這樣的啊，說那會被人講大班乞丐，你知道嗎，沒有啊
范邦雄：他們沒有這樣的，他們專門廟會、運動會，有人請，才有出門，像我們一樣啦
田仁勳：普通是運動會啦，其他就廟會
張健銨：廟做熱鬧
范邦雄：對啦　
田仁勳：你說拜年的，有的人不認識，不知道哪裡來的，每年都有耶，拜年的，不認識，那裡來的呢，他打那個鑼鼓，和我們沒有一樣，鏘咚鏘，沏咚沏，他沒有一樣，聽不懂，打獅的鑼鼓，打的和我們沒有一樣
曾吉賢：他打鑼鼓，張團長打鑼鼓打的很好，會一樣嗎？打鑼鼓會一樣嗎？
張健銨：差不多啦
田仁勳：我們的一樣

